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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冬今春，我多次光顾一家外文书店，它
坐落在武昌中南路，与中南商业大楼毗邻。
书店所在的大楼共有七层，大楼的外立面以

“山外有山”为主题，蓝色为主色调，寓意“山
外有山”，山与海融合的图案表示它是中外文
化交流的平台。虽名为外文书店，中文书籍
却应有尽有。建筑的中央加建倒锥形的玻璃
幕墙中庭，呈现“V形光锥”造型，寓意书店是
知识之光、城市之光。说到这里，你已经知道
它就是武汉外文书店。

我与这家书店结缘要从 2023 年 11 月下
旬说起。当时来武汉开会，提前入住紧挨地
铁站的一家城市便捷酒店。那日在附近闲
逛，走着走着无意中看到路对面“外文书店”
四个大字。如同他乡遇故人，我赶紧穿过地
道走向书店。

进入书店，一楼陈列着鲁迅文学奖和茅
盾文学奖历年获奖作品，蔚为壮观。我从前
看到后，默念着书名，油然而生敬意。抽出一
本捧在手上，沉甸甸的，翻开，幽香徐徐。心
想如果能把这些获奖作品都读一遍，那该多
好！另一边是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笔墨纸
砚，包括镇尺、书签，古色古香，随手拿起一个
把玩，爱不释手。短暂逗留，我便急切地往楼
上走去。

在一排排整齐的书架前穿梭，触摸知识
的浩瀚，深感自己浅薄。每层的角落都有阶
梯式椅子，供读者静坐阅读。室内光线明亮
又柔和，气氛恬静而舒适。有姐姐带着弟弟
在此读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领着孩子前
来看书或做作业。

在五楼的书架前，我抽出《中国风俗图
志·武汉卷》，静静读起来。丛书的宏愿是“为
民族风俗的传续留念，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存
根”，武汉作为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超大城市
单独列卷。武汉卷由武汉学者严昌洪撰写，
武汉画家萧继石配图。图文并茂，饶有情
趣。民俗呈现社会的本真，世代因袭，融入血
脉，成为精神家园之组成部分。老字号、老行
当、老小吃、老街巷……犹如璞玉珍珠，串起
过往的点点滴滴。

武汉得天独厚，人杰地灵。两江汇流、两
山并峙、三镇鼎立，武汉的城市格局全国罕
见；地处长江中游、中国中部，素有“九省通
衢”的交通便利；明清时期武汉是“天下四聚”

“四大名镇”之一，贸易和工商业十分繁盛，荆
楚文化延绵至今。由此陶冶了武汉人开放包
容和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使得它在迈向现代
化的同时，仍不失其个性和魅力，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前来工作和生活。近几年因研究荆楚
文化和理论宣讲需要，我对武汉历史文化有
所涉猎，这本书开阔了我的视野。看图读文，
武汉的前世今生令我着迷。

在外文书店的阅读时光让我开心，不只
因为这里安静的环境，还因为武汉对我的滋
润。看书久了，头昏眼花，便出门转上一圈。
跟随人流来到中南商场，在各种品牌前驻足
观望，看着人们穿上新衣对着镜子比试，在呼
吸书香之余感受大都市时尚浪漫的生活气
息，日子便多彩起来。

蓬勃发展的武汉孕育机遇，武汉是我读
书写作的福地。1983 年 3 月，领导安排刚入
职不久的我写一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的文章，我的习作虽然稚嫩但因文笔生动而
受到评委青睐，应邀赴汉参加研讨，并被《学
习动态》刊载。之后，我多次来武汉参加学术
讨论会，认识了许多专家学者，他们的鼓励支
持让我倍感温暖，武汉让我追求的步履延伸
得更远。再后来因为开会或学习培训，到武
汉的次数更多，住的时间也更长。在省委党
校、省委讲师团学习培训期间，我到过汉口和
武昌多家新华书店，走进去腿就像生了根。
从家乡到武汉，新华书店支撑我从山乡一隅
走向广阔世界。当我写这篇小文时，抬头看
到书柜里的一叠获奖证书。全国“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个人”“县管拔尖人才”“学习型干
部”“艺得利文学奖”……它们承载着我追求
的足迹，见证着我与新华书店的相互陪伴。

中南路一带的日新月异增添着外文书店
的魅力。据说，中南路一带在1949年前是一
片湖塘山包。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武重等大
型企业建设及省直机关入驻，开辟了一条碎
石路，后铺沥青，成为武昌的一条干道。1981
年中南路拓宽并全线铺设水泥路面。1985年
1月1日，中南商业大楼开业，创下当时武汉
零售商场日销售额的最高纪录。1990年建行
大楼落成。1997年，中商广场拔地而起，天紫
广场、银泰百货紧随其后，中南路成为武汉最
繁华的商圈之一。20世纪初，为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武锅厂房整体搬迁到郊区工业园，昔
日厂区蝶变为宜居和谐的百瑞景社区。而旧
厂址中“403”房子得以保留，被改造成“403”
国际艺术中心。全长1.5千米的中南路如同
坐上时光快车，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大道。
这里有武汉两条客流最大的地铁线，涌动的
人流从六个出口前往各大写字楼和商场，20
多条公交线路从这里通达武汉三镇。世界
500强分支机构、国内500强的总部或区域总
部纷纷入驻。中南路的蝶变是武汉快速发展
的缩影。外文书店耸立在风起云涌的都市商
圈，看似有点遗世独立，曲高和寡，其实更具
迷人风情。逛罢商超走进书店，或者从书店
走向繁华街市，不难发现武汉强劲发展的文
化力量和深厚底蕴。

在街上逛了一圈，我回到外文书店，接着
刚才阅读的书往下看，文字变得更生动了。
一页页从指缝间翻过，武汉的五彩斑斓尽收
眼底，我觉得与它更亲近了。

数月之后，我到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又
一次走进外文书店，坐在阶梯式椅子上，捧起
上次未读完的那本书又津津有味地读了起
来。新华书店是安放身心的港湾，此心安处
即故乡。

外文书店珍藏着武汉充满传奇的历史，
讲述着武汉腾飞的奇迹，也回荡着关于阅读
与成长的故事，等待你的光临。

初夏的朱湖，已经有盛夏的趋势。
太阳灼热，阳光晃得眼睛像瞄准靶心的
姿势，而且，晒得春天刚长出来的嫩草，
散发出草叶清新的味道，恍惚间我们像
回到了小时候的大市乡村。呵，这是一
种成长的初淬，由稚嫩走向成熟必须经
历的旅程。

在朱湖，他们把过去的时光，很宝贝
地收藏在一家朱湖农垦博物馆里。馆落
孝感市孝南区三合新村，占地 500 平方
米，竹篱绿树，红墙朱瓦，语录标语，长廊
壁画，深度还原了当年战天斗地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火热场景。我们大多是
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因而看得过细，也颇
多亲切和感慨；年轻一辈，虽看着新奇，
但也能理解上一代人的苦难、艰辛和努
力。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只硕大的
渡盆，仿佛看见大集体时代的朱湖儿女
划着渡盆在湖里运秧、摘莲蓬、菱角忙碌
的身影；我们看到一条黑漆漆的木船，仿
佛看见了湖上的风雨，听见了木桨划水
船儿疾行的浪涛声；我们看到一台孤独
的风车，仿佛看见了禾场上飞扬的丰收，
和灯影下的飞蛾及孩童穿梭的无忧无
虑；我们看到了一条长长的水车，仿佛看
见一排青年男女扒在水车上用脚踩踏，
水一级一级提升的奥秘；我们看到了一
堆石头制品，这在平原的朱湖应该还真
不易见，石槽、石磨、石舂，仿佛看见过年
用石舂打糍粑的热闹和石磨豆腐的豆
香；我们看到农人一手扶犁一手扬鞭，一
头水牛犁地的雕塑，仿佛看见了那个肩
挑手提年代的劳动着的人海……深感幸
福是劳动得来的。

离开农垦博物馆，我们经过一片金
色的麦田。哦，朱湖的麦子黄了，一望无
垠，像一块黄色的锦毯，黄到了天际，极
其震撼。不知谁哼起李健的《风吹麦
浪》，那熟悉的旋律，唯美的歌词，“远处
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在耳边
响起，正应了眼前的麦浪，简直有点陶
醉。我们在乡间长大的人，熟悉麦子黄
时，小满即到，就是艰辛的麦收登场。连
布谷鸟也在乡间不停地催促人们“布谷
布谷，割麦插禾”。乡村四月闲人少，人
人都上麦收场。开镰时，没有机械，完全
依靠人力。那一把把磨得锋利的镰刀，
如一钩新月，在田畴闪着银光。镰起麦
倒，一垄一垄。然后是禾场上，连枷和石
磙齐上阵，一时麦灰朦胧。将麦粒从麦
穗上脱落，这个工作不亚于收割。我们
都喜欢呷新麦时的麦香，但那个割麦的
苦却令我们难忘。那些年，在麦地里收
割的农人没有不被麦芒亲嘬的，亲嘬后
的奇痒，会让你一辈子都记得。那可没
有一丝半点的诗意，而只是艰辛。

穿过麦地，来到朱湖边。朱湖的湖
水经过春天的孕育，丰盈得像临盆的女
人，湖中的池杉只剩下尖尖树杪，风一
吹，湖水荡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浩浩
荡荡。朱湖的湖面依然还是被树隔成的
绿道，我们坐的船没有顶篷，正好无遮拦
地饱览这湖光绿树，也任初夏的阳光恣
意地亲炙我们。阳光虽然灼热，仿佛能
听见与空气交锋时的丝丝炸裂，但被湖
风吹得陡然没有了脾气，与身体接触，刚
好像母亲手的温度，熨帖心房。仰头看
天上的流云，在初夏的天空里，它们变幻
着的姿态倒映在湖面，又在水的推波助
澜下，像在绿树间游荡的精灵；一行白鹭
从青天飞来，像白色的忽闪，又如主人一
般，追逐着我们的船，一路振翅，一路颉
颃，是船伴，又是老友，在和我们诉说别
后的思念。湖道在船的划动中，波向两
边荡出浪花，朱湖就如此向我们敞开胸
怀。

此时，荷叶才争先恐后露出水面，
不，似乎是浮在水上，田田的绿与水的绿
好似交融，那卷着的娇羞，可比那如盖的
泼辣要可人得多，像宁馨儿刚出母体一
样蜷缩着；那亭亭的翠腿还像细脚伶仃
的圆规，而且淹在湖水之下，只有那玉白
的藕带倒是朱湖大方的馈赠；至于那荷
花，还不知在哪酝酿呢，想起前年，船老
大把船头直撞进荷叶中，红莲白莲被惊
起的花枝如摇头晃脑的舞者。只有感
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不是已走到了天
边？

我们在船上讨论诗人枕水的新诗
集《拟见》。惊叹这位朱湖的女子，诗写
得轻盈，像天上虹；写得清新，裁一抹红
云，就是诗行……有诗评家嫌她的眼界
太窄，视角总在身边，要向世界打开。
我却认为，写好自己眼目中的真善美，
也是百花园中的一朵。聊拟见，安文兄
笑言，拟见不如一见。我却说差矣，拟
见多好呀，有留白，有想象。其实很多
的美，拟见更妙，不要动不动就不如见
一面。比如你可以把朱湖的十八条湖
道，拟见成九曲回肠，在水上森林和湖
水中捉迷藏，你不能同时走十八条湖
道，就让十八条湖道中的一道拟见你；
你可以把朱湖的万千候鸟，拟见成你的
友人或爱人，有的只能见一面，但你却
可时时拟见。即使来了朱湖，你仍然可
以拟见，那些不能抵达的地方，那些我
们的眼光不能触及的地方，朱湖实际上
都在拟见我们，她的春天的芦苇，夏天
的荷花，秋天的鱼捕，冬天的飞鸟，一切
的美尽拟见在朱湖。我们的文字，又哪
及得朱湖的十万分之一？

船，仍在朱湖漂荡，灼热的阳光映在
粼粼湖水中，把湖面照得发白，吹着湖
风，草木的清新味徐徐而来。朋友，来朱
湖吧，不必等荷花开，无论什么季节，只
要你擦亮眼睛，带着相机，随便哪个角度
拍朱湖，也能把景拍成在水一方！

大汉口的巷子多，光是与汉正
街交叉的就有一百四十多条。

当年，一条巷子就像一个住宅
小区。

巷子里住的多是寻常百姓，但
也藏龙卧虎，冷不防会冒出个把人
物。

从今天起，我就说说大汉口的
巷子口活动的那些人物。放在大中
国，他们也许多是些小人物，但在他
们门前的一亩三分地上，他们个个
都是耀眼的——大人物。

武人汪立鹏是个医生，专治跌打损伤。
他很有名，都晓得他住在我家旁边的巷

子里。汉口的武人，不是当跌打损伤的医生
就是“教场子”传授武艺为生。汪家世代习
武，嫌“教场子”风头大了容易惹祸，所以只
埋头当医生。

进巷子左边第三家那栋两层楼房是他家
的祖产，一楼应诊，二楼住家。楼顶上有一
个大晒台，夏天乘凉，一年四季晒药晒衣服，
很管用。

汪立鹏诊所的生意很好，同行中有人说
那是他的“卖相好”：蛮年轻的时候就有胡
子，还是标准的“五绺髯”；人长得又高大又
挺拔，不但长拳短打都精妙，还擅长使大
刀。尽管他从不在人前卖弄“武把式”，但汉
正街有几个人前些年在全国的“国术大会”
上看见过他表演的大刀。说他那大刀耍起
来，刀光闪闪、白须飘飘，真是高俊沉雄、豪
壮威猛，活脱脱一个关公似的“美髯公”！

他练刀的时间在夜晚。汉正街的铺面
打烊以后，路上的人渐渐稀了，他才夹上一
个包包，穿巷子从瑞祥里绕到邱家垱（巷），
进入正对巷子口的小河民船码头。这里地
平沙厚，到晚上没什么人，是初入夜时练摔
跤、习跟头、盘杠子、丢沙包的好地方。等这
一拨人走了，就只有汪立鹏来练他的大刀
了。练功用的大刀就在他夹着的那个包包
里。诊所的兵器架上插着的那把大“关刀”
又长又漂亮，那是他表演用的，拿着穿街走
巷他嫌太招摇。他带在身边的练功的刀，是
请铁匠、木匠、车匠、雕匠这几个工种的傲师
傅通力合作特制的。不用时拆成两截，放进
包一夹就走，练功时拿出来一接就用。它比
表演的刀要重许多，长久练习，表演时就轻
松了。

汪立鹏在生活中不跟人家谈练武，只有
跟病人接骨头、端腰的时候，才能让内行一
眼就看出他是个“练家子”。他喜欢和人谈
家常，熟悉的人说，“汪先生是个咵咵，碰到
个电线杆子都可以面对面咵三个钟头！”

那天上午，他看了几位病人之后趁上厕
所的工夫出去蹓下子腿。出巷子上汉正街，
朝下走到老官庙直接就进了厕所，路上没跟
哪 个 谈 一 句 话 。 可 等 到 开 了“ 闸 ”，放 了

“水”，衣服周正，“三急”不告急之后你再看，
回家路上满汉正街都是他的熟人，点头磕
脑，满处打招呼，生怕得罪一个三岁的小伢。

但这里是汉正街呀，天下的生意人，到这
里寻生意谋饭吃的晓得有几多，挤来拥去的
人流，带得闲逛的人都不敢走慢了。他这样
东打招呼西点头，顾得了前面顾得了左右，
身背后他顾不上啊，他身后就有个人朝他撞
过来了。

那是个卖饼子油条的小贩，年纪在五十
开外朝六十走，那年月到了这岁数就要算蛮
老的人了。这人在汉口“挑码头”为生，年轻
时人称“老六”，老了就叫“六爹”。当年汉口
码头上有一句话，“码头挑上岸，不卖油条就
讨饭”，他现在就是这样，孤老贫穷，只有贩
一点油条饼子卖。六爹今天和往常一样上
街，一样地喊着“热饼子回锅油饺，饼子包油
饺——”可是今天运气不好，走到瑞祥里口子
上，碰到了半大不小的一对弟兄，哥哥叫大

健弟弟叫二健，是硚口一家粮食行的小老
板。屋里家大业大，从小看到的人，都是在
他爹娘锅里吃饭，在他们面前讨好。屋里的
伙计、学徒，他们想打哪个打哪个；屋外头卖
杂食的小摊，他们想吃么斯吃么斯。反正由
他们的娘老子一起捡账。今天玩到了瑞祥里
口子上，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突然想吃油
条，照顾六爹的生意。二健是弟弟，手一伸
在六爹篮子里抓了一根油条，正准备往嘴里
送，没想到还有比他手快的。一个破衣烂衫
的叫花子不晓得从哪里跑出来，一把把油条
抢到手上，“呸呸——！”飞快地在上头吐满
涎水，然后不要命地往口里塞。二健一看，
这油条吃不成了，气得甩起一巴掌就把叫花
子打倒了。叫花子可能是饿得太久了，倒在
地上顾不得朝起爬，还接着吃油条。二健更
加来气，不要命地一脚朝叫花子脸上踢过去
了。真要叫他踢上去了，那叫花子不死也要
了半条命。

好在旁边有六爹。六爹看不下去，他出
了头，他到底是在码头上拿性命换食吃的工
友，为了这口吃食还学过一点真打实战的功
夫。不过因为在头佬们目前不得地，才靠提
篮子卖油条活命。这境遇比要饭的叫花子强
得了几多？这个叫花子要不是饿急了，怎么
会当街抢食吃？抢了，打了，也就罢了。这
一脚再上来，他还有命在吗？情急中，六爹
不等二健的腿踢出去，突然从后面用膝盖朝
二健站在地上的腿弯顶了一下。二健的“支
撑腿”一打软，踢出去的腿自然就收回，落
地，帮忙撑住。六爹赶紧抢身到他面前，解
劝说：“算了算了，他抢的油饺我赔，我赔！”
说着一回头对正在朝起爬的叫花子喊道：

“跑！朝巷子里跑！”
叫花子心领神会，爬起来钻进邱家巷就

跑了。大健二健要追，却因为六爹的阻挡，
两个人都脱不开身。

这二位在家门口被别人“抬着玩”惯了，
哪被这样挡过。一气之下就说：“你护着他，
我们就打你！”握拳头朝六爹冲来了。

六爹明白了，这是两颗油盐不进的浑球，
越说只会越犟，脱离接触为上。就说：“打
我？只怕你们没得那个本事！”仗着他的脚
力，一边快步走，还一边气他们：“么样？撵
不上了吗？”

街坊都认得六爹，有人忍不住喊了声：
“六爹，仗义！”他不想跟那两个浑球扯皮，但
又怕他们去打叫花子，这是“以身饲虎，调虎
离山”。

六爹一走一回头，正好汪立鹏在跟街坊
们打招呼，整个人背对前方，边退边说话。
六爹手挽着的大板篮正对着他的腰眼，这退
一步的倘若正撞着进一步的，汪先生就要吃
大亏。

“哎呀！”六爹惊叫一声，同时身形左偏
急让。汪立鹏的反应有几快？他头也不回，
将身形朝下一矮，左脚往左后方一划，变成
了打横站定的“三七步”，刚好让过了撞过来
的篮子头。可是，六爹是在急行中让人的，
汪立鹏这个“扯直打横”的变化立刻使他有
踏虚了一步的感觉。如果这时只有他们两
人，那当然好办，偏偏此刻从对面飞快地过
来了一辆人力车。六爹身前发虚的一步若是
迈了出去，人力车左前方的车把儿就会正正
地直杵到他的胸前。

这时候的汪立鹏才像个武林中人，想都
不用想，就站在原地，让刚落地的左脚站定，
探身向前，伸左手抓住六爹的腰带：“过来
哟！”骑马蹲裆落步，硬生生把六爹护在怀里
退出了两步！

人力车夫刚才蛮紧张的，一看这，笑了。
一边点头一边喊着：“喂喂喂喂，擦油擦油，
小心刮脚！”看样子不会唱戏，不然他会哼着
戏拉车走的。

汪立鹏一看怀里护着的人，认得！“六
爹？您家这是搞么事？”

六爹站稳身子，简单把刚才的事说了一
遍。

汪立鹏决定出面转这个弯：“哦，这两个

伢交给我，您家慢慢走。”
六爹点点头：“老弟受累！”再走就悠闲

了，嘴里还没闲着：“热饼子回锅油饺，饼子
包油饺！”

撵过来的大健、二健对着汪立鹏吼道：
“莫把他放走了！”

汪立鹏笑眯眯地说：“哎哟，他是么样得
罪了二位唦？”

二健说：“他把叫花子放跑了！”
“叫花子讨吃百家饭，总不是到处跑的，

跑了就跑了咧。”
“叫花子抢了我的油饺！”
“你又不卖油饺，哪有油饺把他抢呢？”
“我是在那老家伙篮子里拿的唦。”
“你拿油饺把了钱没呢？”
“还没把钱。正要吃，就遭抢了——”
“哦，那你又怎么办呢？”
“我就打了叫花子一嘴巴——”
“么样？你打——一嘴巴？”汪立鹏问得

有些严厉。当哥哥的大健感觉到了，二健却
依然犟头劣颈：“打了！一嘴巴就打得在地
上只滚！”

“混账！”汪立鹏放开了喉咙，喊出声还
真是威风凛凛：“就是动手也要讲个道理！
你拿了六爹的油条，还没把钱，那油条就不
能算你的油条。叫花子抢油条是不对，但那
应该算是抢了六爹，要打也应该是六爹打。
伢啊，一个人不是饿急了，怎么会去抢东西
吃？六爹该打他而不打，那叫积德，叫怜老
惜贫。你呢，你打一个饿急了的老人，你伤
了阴德啊！”

大健到底大两岁，晓得这话的分量，未免
有些动容：“啊，那会怎么样呢？”

二健还是浑球一个，还在接着抖狠：“伤
阴德就伤阴德，谁叫他抢我的油饺！”

汪立鹏说：“伢们啊，‘苍天有眼’不是说
得吓人的话呀。人生在世，做好事有好事
在，做坏事也有神明盯着，到头来一件一件
都要算账的啊。”

二健听得也有些怕了，但“鸭子死了嘴巴
硬”，心虚地叫：“你吹牛！”

汪立鹏哪听不出来！他直接拉起二健的
右手：“你是哪只手打的？是右手吧？”二健
果真不敢再犟：“嗯，是，是这只手。”

汪立鹏说：“为人不可作恶。你打了不该
打的人，就叫作恶。哪只手作恶，哪只手就
落病。张三李四打得多了，不等老了你就会
废了！”接着突然沉默半晌，连看热闹的人也
安静下来，一齐看着他。一会，他像下了什
么决心似的，双手合十，两眼望天，一个字一
个字从嘴里迸出来：“我门我派，列祖列宗，
后学汪立鹏禀告先贤及过往神灵：今有两位
街邻后生偶犯过错，念其年幼莽撞，弟子愿
以三年阳寿换他们免却病根——”说着用手
指在二健的右臂上点一处问一处：“疼吗？
哦——这里，怎样？这里——”突然他按定

“倒拐子”（肘弯）：“哎呀？这里——它往里
吸！”同一时间，二健觉得整个右臂一阵麻一
阵麻：“哎哟哟，麻，麻！”喊着就跪下去了。
他的哥哥大健也立刻跪下，哀告汪立鹏：

“先生，救我们！”
汪立鹏说：“救你们容易，从今以后要敬

畏神明，积德行善！”
听故事听到这里总有人问我：后来呢？
我说，不晓得。只晓得几个月以后，汪立

鹏的诊所多了两个徒弟伢。汪立鹏晚上到邱
家垱河边练功，有了三个人做伴，一个是他
儿子，还有两个是徒弟。两个徒弟和师傅一
个德行，不炫武，不得罪三岁的小伢，不跟人
争高低。只有一回，一群“伤兵老爷”在汉水
街“四海”茶馆里强打恶要，还侮辱老板娘。
两个徒弟看不过眼上前说了几句公平话，就
被伤兵围着和老板一家一起打。两个徒弟护
着茶馆老板一家先开跑，然后一人抄起一条
板凳，像门神一样守在茶馆门口，硬是把十
几个“伤兵老爷”全部打瘫了。街上的人这
才晓得，汪先生的徒弟是蛮能打的。后来有
人和他们谈论武术搏击，他们都只回一句
话：我们是诊病的，不会打架！

在外文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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